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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宝下决心，她决定去

找他们。怎么找？她想起了
第三个人，丁宜男。她相当
冷静地告知了事情的原委，
说到最后，还是没控制住情
绪，忽地红了眼圈，咽声道：
你只要帮我找到他们，我自
己和他们说话！丁宜男停下

手里的活计，说：我知道小
兔子家住的公寓大楼，我陪
你去。她坐上嘉宝的后车
架，顺马路拐上直街，过两
个路口，再一拐，便在一幢
沿马路的公寓楼前停下了。

电梯工警惕地看着她

们，问是哪里来的。嘉宝不
由嗫嚅起来，丁宜男说，她
们是小兔子的同学，通知他
去学校。那人拉开电梯的铁
栅门，让她们进去了。上到
四楼，她们站在了小兔子家
门口。门边的墙上贴着大字

报，墨迹已有点陈旧。她们
按了电铃，没有回应。这伙
人出现时那么招摇，一旦消
失却无影无踪。

那天，嘉宝和丁宜男找
小兔子无果，一个人回了
家。就在这天晚上，他们来

了，在楼梯上，和嘉宝碰个
正着。嘉宝闪进亭子间，带
上门，从门缝里看见其中一
个正回头对她笑。这一回，
他们连口罩都没戴，回头的
人正是南昌。看起来他们没
有放过她祖父的意思，这么

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情。嘉宝下决心等他们离

去。非谈判不可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她轻轻推开窗户，看见他们
鱼贯出了后门，弯腰开自行
车锁，然后上车，驶出横弄。
嘉宝出了亭子间。她从厨房
推出自己的蓝铃跑车，一溜

烟地出了后弄。
她伏身蹬车，嗖地蹿到

他们面前，一转车头，对住
他们。双方都下了车，他们
说：你好！她倒说不出话来，
停了一时，说：你们不要找
我阿爷麻烦！他们就笑了：

你“阿爷”很欢迎我们。嘉
宝说：瞎讲！他们说：你不相
信，问你“阿爷”去，我们很
谈得来。嘉宝急了：求求你
们，放过我阿爷，他老了，有
些糊涂。他们一同反驳道：
不，不，他头脑很清楚，我们

都辩不过他呢！嘉宝更急
了，一下子哭了出来。他们
有些不耐烦了：这是我们和
你祖父之间的交往，与你无
关。说罢，上车，从两边绕过
嘉宝，兀自向前驶去。

几天以后，早晨起来，

嘉宝在门口地上看见一封
信，显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
的。嘉宝拆开信，读了几行，
便止不住战栗起来。信是南
昌写的，约她见面，就在今
天下午，地点是小兔子家
里。她捏着信，薄脆的信纸

很快让手心里的汗濡湿了。

他们让她怕，同时呢，又有
一点点吸引她。简单的人，

总是鲁勇的，于是，下午，她
单刀赴会了。

她骑车来到小兔子家。
她按了门铃，应声开门的人
是南昌。嘉宝发现小兔子家
里只南昌一个人，便问：人
呢？南昌说：难道我不是人？

他笑着，显得挺可亲。
南昌则像主人一样随

在其后，向客人解释这解
释那。嘉宝走到窗前的书
桌边，忽然一个转身，面对
南昌，逆光中，面部的影调
使脸型柔和姣好，暗中的
眼睛神秘极了。她向南昌
伸出一只手：这是什么？南

昌来不及看清她手上的东
西，就走过去，抱住了她。
嘉宝推他，他没料到嘉宝
那么有力气，险些儿被她
推倒，更不愿撒手。

推搡中，两人移到五斗
橱前，又移过一张方桌，最

后到了床边，南昌将嘉宝压
倒在床上。让我走！嘉宝的
声音捂在南昌身体底下，气
息软弱。不让你走！南昌说。
他是笑着说的，似乎很油

滑，事实上呢，他神志恍惚。
他继续将嘉宝压了一会儿，
终究也不知道再要做什么，
于是，让开身子。嘉宝一下
子起来，夺门而去。南昌忽
觉一阵烦躁，他本来只是请
嘉宝过来谈谈，不曾想却变
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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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水母刺到的人，

一定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疼
痛感觉。以俗名叫葡萄牙战
舰的水母来说，被它刺到的
疼痛感极其强烈，而且还会
伴随出现其他症状，受伤的
四肢，甚至全身肌肉会觉得
痛，呼吸时也会觉得痛，红血

球甚至会被破坏，因而造成
肾衰竭。这种毒素名叫
physalitoxin，是一种大蛋
白质，只要每千克体重0.2毫
克的剂量，就足以毒死一只
老鼠，对人类的致命剂量大
约是12毫克。另一种类似的

海生物，名叫海黄蜂的箱形
水母，也特别危险，曾经在澳
洲造成几个人死亡。

即使是谦卑的海草也含
有毒素，在加勒比海和夏威
夷发现的死海海草产生的
毒素叫菟葵毒，毒性特别

强，是目前已知的剧毒之
一。根据对老鼠的致命剂量
来推算，对人类的致命剂量
大约是9微克。虽然这大约
是肉毒杆菌致命剂量的 10
倍多，但这仍然极其危险。
这种毒素会在神经细胞的

细胞膜上产生小孔，让离子
可以进出，这会改变神经的
电子活动。它也会允许钾离
子快速流失，从而造成红血
球破裂。这种毒素也被用来
涂在箭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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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蜘蛛，

即使是无害的蜘蛛，但那些会
咬人的蜘蛛，确实让人觉得很
恐怖。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黑
寡妇，这种蜘蛛可在美国发
现，是一种外表并不突出的小
蜘蛛，却极其危险。毒性最强
也最常造成中毒意外的蜘蛛

有三种，它们产生的毒液作用
方式全都很相似，这三种毒蜘
蛛是黑寡妇、红背蜘蛛以及漏
斗网蛛，全都会对神经和肌肉
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它们会
影响呼吸和肌肉控制。黑寡妇
产生的黑寡妇毒蛛毒素，会和

神经中的受体结合，导致在神
经末端释放出大量神经传导
物质乙醯胆碱。这种毒素会造
成肌肉疼痛和痉挛，并会从被
咬的部位一直转移到背部与
腹部肌肉，这些肌肉都会变得
很僵硬。在被咬后的几分钟

或几小时后，就会出现各种
症状：恶心、出汗、发抖、言语
不清以及失眠、肌肉麻痹（包
括负责呼吸的肌肉）、高血
压、心血管崩溃以及昏迷，全
都是严重的症状。

红背蜘蛛是在澳洲发现

的，也曾经造成成年人和儿
童死亡的意外（被它咬到的
死亡率有7%），特别是在还
未找到抗毒血清之前，儿童
的死亡率更高。红背蜘蛛最
喜欢出没的地点是厕所马桶

座位底下，所以背部和胯部
被咬，是很常见的！

澳洲的另一种毒蜘蛛是
漏斗网蛛，它产生的毒素会
破坏神经系统，导致肌肉麻
痹和高血压。人类被这种蜘
蛛咬上一口，可能会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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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子这种看来很危险、很

有侵略性的生物，可以在世界
很多地区发现，特别是在沙漠
和热带。它们是夜间生物，白
天都藏起来，例如藏在石头下
面或鞋子里！蝎子的种类很
多，其中有几种会注射致命的
毒液。毒性最强的是咆哮蝎

子，这是在北美发现的。它产
生的毒素会对神经中的离子
信道发生作用，造成跟番木�
碱中毒类似的症状，中毒者情
绪会变得十分激动，神经发送
出更多脉冲，结果无法控制自
己的肌肉，肌肉会自行收缩，

四肢、眼睛、嘴和喉咙全都无
法控制地动作。受害者身体释
放出大量肾上腺素，心跳和血
压上升，大量出汗。最后，由于
肌肉无法控制地收缩，终于造
成瘫痪，呼吸停止。幸运的是，
目前已经有解毒剂（一种抗

蛇毒剂）可以用来治疗。
某些蝎子的螫针并未含

有神经毒素，毒液也比较无
害，被它们螫到，主要只会让
人觉得不愉快，被咬部位发
炎，好像被蜜蜂和黄蜂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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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大明帝国在历史的轨道上

不断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国力强盛，天下太平，人才
鼎盛。

当李东阳、李梦阳在文
坛各领风骚的时候，江苏吴
县的一个年轻人正在收拾
行李，准备上京赶考，博取

功名，虽然他并没有成功，
但他的名声却胜过了同时
代的所有人，他的名字最终
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并
传扬千古，流芳百世。这个
人叫唐寅，字伯虎。

唐寅是一个天才，从小
时候起，周围的人就这样形
容他，他确实很聪明，读书
悟性很高，似乎做什么事情
都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而众
人的夸耀使得到后来连他
自己也信以为真，便不再上

学，整日饮酒作乐，连考取
功名做官也不放在眼里。

在这位天才即将被荒废

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祝枝
山前来拜访他，承认了他的
天分，却也告诉他，若无十年
寒窗，妄想金榜题名。祝枝山
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虽然
他自己淡泊功名，却真心期
望他的朋友唐伯虎能够干出
一番事业。唐伯虎听从了他

的劝告，谢绝了来客，闭门苦
读，终悟学业之道。

弘治十一年（1498），

南京应天府举行乡试，十八
岁的唐伯虎准备参加这次

考试，考试前，他聚集了平
生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一
起吃饭，在这次酒宴上，成
竹在胸的他放出狂言：今科
解元舍我唐寅，更有何人！

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狂
言，但他的三个朋友却没有丝

毫异议，因为他们知道，眼前
的这个人有说这句话的资格。

参加唐寅酒宴的这三位
朋友分别是祝枝山、文征
明、徐祯卿，他们四人被合
称为“吴中四才子”，也有
人称他们为江南四大才子。

事实证明，唐寅没有吹
牛，在这次的乡试中，唐寅考
得第一名，成为应天府的解
元。可能是他的文章写得实
在太好，当时的主考官梁储
还特意把卷子留下，给了另
一个人看。但他不会想到，自

己的这一举动将给后来发生
的事情布下重重疑团。

看卷子的人就是程敏
政，他和唐寅一样，小时候也
是个神童，后来做了李贤的
女婿，平步青云，他看过卷子
后也十分欣赏，并在心中牢

牢地记下了唐寅这个名字。
不久之后，他们将在京城相
聚，因为第二年，唐寅即将面
对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

弘治十二年（1499），
唐寅准备进京赶考。他的目
标已不再是考中一个小小

的进士，他将挑战自古以来

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连中
三元！他将在京城获取属于

自己的荣誉。在进京赶考的
路上，唐寅遇见了一个影响
他一生的人———徐经。

徐经，江阴人，是唐寅的
同科举人，他在赶考途中与
唐寅偶遇，此时的唐寅已经
是偶像级的人物，徐经对他

十分崇拜，当即表示愿意报
销唐寅的所有路上费用，只
求能够与偶像同行。

白吃白住谁不干？唐寅
答应了。徐经这个人并不出
名，他虽不是才子，却是财
子，家里有的是钱。进京之

后，两人开始了各自的忙碌，
从他们进京到开考之间的这
段时间，是一个空白，而事
情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扑
朔迷离。

唐寅注定到哪里都是明
星人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

进了考场，然后带着轻松的
微笑离开。和他同样信心十
足离开考场的，还有徐经。

从考完的那一天起，唐
寅就开始为最后的殿试做
准备，因为考卷中的一道题
目让他相信，自己考上进士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
是名次前后不同罢了。

可不久之后，一个令人
震惊的消息传来，唐寅落榜
了！还没等唐寅从惊诧中反
应过来，手持镣铐的差役就
来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当作

犯人关进了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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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特别漫长，以

至于春天来临时我差点忘记
了它的温暖。

我在成都双流机场接到
卓敏时，发现一个多月后，她
的脸色出现红润，眼睛也更
加灵动。她说这是回家乡沾
了灵气的原因。她说只有藏族

姑娘回到雪山之下才能找到
自己的魂儿，然后她问“桃花
开了没有”，我看着她的脸，
说“桃花现在就开在我的眼
前”，她高兴得使劲儿掐我。

相约在成都的三月看桃
花，这是我的主意。一个多月

前她放寒假回到藏东的灵芝
看老阿妈。我一个人在北京
待着突然有点想念成都，想
念她，我让她三月初回北京
经成都转机时就和我一起去
成都龙泉山看桃花，她开心
得在电话那边使劲亲我。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一首温婉
的情诗隐藏着一个哀怨的故
事，龙泉山上的桃花把整座山
都烧灼得热烈妖娆。前山是花，
后山是寺，所以龙泉后山的这
座寺庙就叫“鲜花寺”。这是

一座有八百年修行的密宗古
庙，那些婆娑茂盛的红楠在尘
世也修行了八百年，风一吹
过，红楠叶便会哗啦啦作响。

菩空树大师总说我和这

座庙有缘，但我从来没有看
出自己和佛有缘，其实我只

是闲来无事去喝他亲手烘焙
的蒙山茶，那种蒙山茶，用早
晨第一层雪露沏泡之后会升
出一层薄薄的雪雾。

她一进山门就显得兴
奋，她仰望庄严的宝相，突然
摆出一个漂亮的 “飞天”，

说：“快，快给我拍张照。”
卓敏是那种一旦与舞蹈

结合就会进入化境的女孩，
我迟疑：“庙里不准随便拍
照。”她说：“不会啦，我只是
给菩萨伴舞的一个小 ‘飞
天’。”我想了想，按下快门。

这时候菩空树大师就从
屋檐下的阴影中走出来。他
用混浊的眼睛看了她，又看
了看她，就皱着眉头说：“这
是一个不祥的女孩，她总会
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祥。”

卓敏无声无息地哭了，

泪珠像挂在心头的一颗痣，
坠落，落在鲜花寺的青石板
上，留下清晰的刺痛。

出家人“不妄语”是因
为心如止水，但菩空树说他
的心里每分钟都流着一条暗
河。我从不信菩空树的预言，

不仅因为他的预言从来不
准，而且因为他其实就是我
的一个远房亲戚。

菩空树总是浑浑噩噩，
除了喝茶时。

那天，他把我和卓敏带到
半山坡上那个飘逸着柚树清

香的方丈小院里，用清晨第一
层雪露沏了一壶蒙山茶……

菩空树唯一可爱之处在于他
并不喜欢问“从何而来又向
何而去”这样的屁话，却总喜
欢和我交谈红尘俗世中的事
情，比如“高速路为什么还能
跑着马车”、“用蓝牙真的可
以减少手机辐射吗”甚至“中

国足球不应该再踢下去了”。
我伸手去拿茶杯时，菩

空树突然盯住我的左腕，我
很少见着他的眼神有这样的
凛然。“哪里得来这串珠子？”
“一个突然跑过来的女孩。”

“咦，怎么少了一颗？”

“听说那一颗死了。”
我不知道菩空树为什么

面对这串珠子有这么震撼的
眼神……不过我刚看到它时
也惘然刺痛，可能这就是碧
玺极具灵性的地方。她坐在
我身边盯着远处正在飘香的

柚树，默不作声。
这天风恍恍惚惚地从红

楠林的叶间掠过，菩空树站在
鲜花寺那道老旧得让人忘记时
间的屋檐下向我们挥手告别，
脸上竟露出一种诡异的温柔。

他对她说：“如果一个人

身体上突然长颗痣，就意味
着日后会有命运的震荡；如
果一个女孩子常常哭，就会
在左心房长一颗痣。”

很久以后，我注意到卓
敏左心口突然长了一颗红
痣，经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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